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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没有比冬天供暖更重要的
事儿了。在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房屋供暖总公司吉顺分公司，四台单
台20吨黑色锅炉并排矗立，金黄色的火
焰在炉膛内熊熊燃烧。

隔壁的控制室里，58岁的申恩会坐
在电脑前，不时看一眼电脑上的数字。

“这里显示黄色底色的数字都是可以设
置的，例如超温设定、炉排转速、给煤量
等等。”申师傅说，现在供暖锅炉都是电
脑启停，自动化控制，再也不用“烟熏火

燎”了。
1988 年，申师傅进入吉顺分公司。

当时锅炉房里有6台6吨的手烧锅炉，上
煤工要用小推车把煤推到炉边，再用锹
把煤扬进锅炉。作为炉前工，申师傅的
工作是蹲在热烘烘的炉前看火，根据火
烧程度，判断炉温。一班8小时下来，他
的纱布口罩都是黑的。当时，除渣工的
工作环境更为艰苦，他们要跳进冷却的
锅炉内把煤渣用锹铲出来，煤渣的温度
有200度，炉内温度也有60摄氏度。

这样的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慢慢
地，锅炉房的设备开始更新换代，6吨手
烧炉变成了10吨的半机械化炉，又变成
如今20吨、40吨的机械炉。只要把煤卸
到上煤口的巨大坑洞里，煤就会顺着传
送带自动运送到锅炉房的锅炉内，燃烧
过后的煤渣顺着排渣口自动排出室外。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收
获的是越来越多的惊喜，看到的是越来
越多的希望。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一样的辛劳值守，不一样的新潮炫酷

“脏苦累”的巡线工，也用上了无人机
灰头土脸、爬上爬下、烟熏火燎……在大多数人

眼里，环卫工、巡线工、供暖工等工种“没技术”“脏苦
累”，而且越到年节越忙碌，“人家过年他过关”。今
年春节前夕，一样的大雪纷飞，一样的辛劳值守，记
者走近这群人，却发现他们其实很潮很炫酷……

电力巡线员彭星星 带着无人机去巡线

清晨七点，记者跟随国网长春供电
公司的巡线员彭星星来到将要巡查的
高压铁塔下。

头戴棉帽，裹着厚厚的棉衣，随身
背着水壶和木棍。彭星星的工作就是
游走于长春所有的66千伏以上高压铁
塔间，用望远镜探查找隐患。

“以前最怕的就是一些故障需要登
塔才能检查。”彭星星说，夏天还好，每
到冬天特别是下雪天，寒风凛冽，越向
上爬风越大，塔摇晃得厉害还很滑。一
上一下要一个多小时。每次返回地面
时，都是一身冷汗。“尽管有保护装置，
但有时心里还是‘犯怵’。”

今天要巡查的高压铁塔有80米高，
抬头望上去有点眼晕。记者正在想象他
怎么爬上去，只见彭星星和他的同事周梁
打开了一只箱子，拿出了一架无人机。黑
色的机身，机上连接着六个螺旋桨，还有
一个像照相机镜头一样的“眼睛”。

周梁将无人机放在地面上，操控遥
控器上的按钮，伴随着低沉的轰鸣，无
人机轻捷地飞到半空。彭星星则操纵
遥控键，控制无人机上的镜头遍巡铁
塔。不到20分钟时间，搞定。

“过去登一次塔就要一个多小时，
我最高登过100多米的塔，当时让业内
都赞叹，没想到现在动动手指就取代

了。”彭星星班组的班长周海玉已经工
作了21年，是当年的“登塔能手”，没想
到现在被无人机“抢了风头”。

据介绍，除了无人机，电力检修现在
还用上了绝缘子探伤仪、智能巡检机器
人以及安防可视系统等高科技“神器”。
过去很多需要人工登塔才能进行的检
查，如今只需要操控设备就能诊断。

巡线结束后的彭星星给远在河南
的妻子打了电话，还“炫耀”了他的新搭
档——无人机。“尽管今年过年不能回
老家，家里人也觉得遗憾，但听说有无
人机代替人工登塔，全家人又高兴又羡
慕。”他得意地说。

环卫工王福成一家 开着对讲机扫大街
腊月廿四，长春降了一场中雪。
过去，东北的环卫工人最怕冬天下

雪。王福成干了17年环卫工作，刚开始
做环卫工作的头几年，长春下过几场大
雪，积雪深处要没过小腿。那时候，王
福成和工友们夜里12点就出门扫雪，整
宿地用锹铲、用镐刨，再用小推车把雪
运到集中堆放处。零下20多摄氏度的
东北深夜，不仅觉不出冷，反而浑身大
汗。被汗水浸透的棉袄直接冻在身上，
脱下来能直接立在地上不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雪还下
着，马路上的“清雪机械队”就忙活开
了。中型雪滚车在前打头阵，两三辆车

依次错开，借助滚刷将路面积雪清扫至
道路外侧车道。随后皮卡雪滚车对中
型雪滚车遗漏的区域进行针对性清扫，
再由“道路宝”将外侧车道的积雪收拢
存储，转运至指定存雪地点。近两公里
长、单向四车道的清扫路段，不到半个
小时便可以全部清扫完毕。

“现在都机械化了，工作量‘小’多了。”
王福成说，他的老伴、儿子以及女儿夫妇俩
都是环卫工人，全家人经常开着电瓶车去
清扫。女儿王丽娟说，用电瓶车收垃圾，效
率比以前蹬三轮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比如
我工作的建设街，蹬三轮一个小时顶多走
两圈，电瓶车轻轻松松跑四五圈。”

采访中，王福成的口袋里不时传出
对讲机的声音，这是队里发的“新设
备”。平时，区环卫保洁处的工作人员
会开车在路上巡段，发现问题会第一时
间在对讲机里向“班长”王福成“报
告”。“比如哪里突发车祸要处理现场，
甚至哪里地上有一张纸，也会随时通知
我们找附近的人去处理。”

“条件越来越好。”王福成说。单位
租用了一间大房子给队里做休息室，大
家有了休息喝水的房间。他还给记者
展示了一下新发的工作服：“这里可以
挂肩灯，这个反光条反光材质相当优
质，特别亮，还有安全警示牌呢。”

供暖工人申恩会 守在电脑前“烧锅炉”

没想到罗霄山脉深处的湖南茶陵县一个山
村，坐落着这样一栋引人注目的祠堂。

大年初一，很多村民都到祠堂来祭奉先人，
祠堂门前残留着鞭炮燃放后的红色纸屑。

祠堂绿墙红顶，立柱翘檐。大门正中为赫
红匾额“朱氏宗祠”，祠堂顶部书“五龙呈祥”四
个大字，左右分别嵌写“入孝”“出悌”。祠堂正
厅高悬“厚德堂”匾额，陈列朱氏先人牌位。两
旁长联历数家族光荣，勉励子弟建功立业。

春节之际，穿行在湖南乡村的田野村落，经
常可以发现一栋栋风格古朴的祠堂。这其中，
古旧建筑不少，也有一部分为近年新建。朱氏
宗祠是2014年落成的，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刘氏
宗祠，则是2015年底竣工的。

在湘东、湘中、湘南大部分乡村，历史上大
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姓，一姓一祠堂，或相邻数
县的多个同姓村落，共同建筑供奉一个祠堂。
这些祠堂既是缅怀先人之地，也是宗族公共议
事场所。

作为乡村文化的活化石，祠堂正被纳入文
物部门的重点保护对象。2012年，茶陵县严尧
乡的“刘氏家庙”祠堂，被列为株洲市的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距茶陵不远的湘东南汝城县，是湖南古祠
堂保存最完整的县。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
有姓氏近300个。全县现今还保存着据考证始
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

春节是在外人员纷纷回村之际，也是祠堂
募捐的好时机。就在春节之前，湘中的衡阳县
曲兰镇邹氏祠堂内，举行了已经形成传统的冬
祭活动。活动都由民间自发组织，周边数县数
百同姓者前来参加。活动除了回溯历史、祭祀
先人，还有龙狮表演、现场募捐，一位百岁老人
和6位困难家庭得到了资助。

今天的乡村祠堂，还依然扮演着家族教化
的角色。朱氏宗祠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些教化
当中也开始打上时代变迁的烙印。祠堂庭中挂
着一副楹联，上联“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千秋
颂”，下联“诚信创业，厚德传世万代扬。”

“祠堂凝聚着家族和村落的记忆，有记忆，
乡村才有生命。”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湖
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陈文胜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祠堂
乡土文化“活化石”

大年初五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黄东就被两
三个少年吵醒：“拜财神喽！抢红包啦！WiFi打
开没有？WiFi打开没有？”

“没有关！没有关！自己联！”他说了两遍
密码，然后迅速起床，拿着手机加入到了抢红包
的“站队”中。

今年23岁的黄东是四川广汉市兴隆镇樊池
村一位退伍军人。去年11月底回家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家里装上光纤网络。“100兆，速度比有
的城市小区还快！”黄东说，回到农村一点没有
影响他的“互联网”生活。

“大家在一起娱乐游戏，彼此交流在城市打
拼的见闻和故事，还建起了微信群，WiFi简直就
是农村新晋人气王啊！”

而早在二三十年前，记者记忆中的“人气
王”则是电视机。

1988年前后，记者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
机，那个时候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每天晚
上，不算狭窄的房子里坐满了生产队的叔伯邻
居。坐不下时，还有坐在房屋横梁上的，实在
挤不进的，就站在门口听声音。人气爆棚，盛
况空前。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电视机过了，就是洗
衣机、电冰箱、小轿车，哪家买了时髦的新电器，
都会有人围观，有人借用。“现在是互联网了，我
们老年人耍不来了，不晓得过两年又是啥？”

相对于人口稠密的成都平原，记者所在的
村子处于广汉与什邡交界地，是一个远离城市
的村庄。然而，从2014年开始这里就陆续有光
纤进村入户。仅在记者所在的生产队，粗略统
计已有10余户农民联通了互联网。

WiFi不仅让农民在春节期间也加入到了抢
红包大战中，还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网购服装、家电，海淘奶粉、药品，通过互联
网卖农产品，样样也不落下。

黄东告诉记者，等他办完退伍手续，也打算
做“互联网+蔬菜”，把家乡的小菜卖到网上去。

“我想只要线下产品好，加上线上推广，慢慢做，
坚持做，肯定能把老家的蔬菜做出名堂。”

广汉兴隆镇是成都周边重要的蔬菜基地之
一，这里水土肥沃，收完水稻之后，可以种两到
三茬蔬菜，黄瓜、豌豆尖、茄子、莴笋等蔬菜销往
全国各地。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WiFi
农村新晋“人气王”

从去年春节期间的博士返乡日记，到今年
春节前“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到
除夕夜“火”了的网帖“上海女孩见第一顿饭就
和江西男友分手”，有人在问：农村，为什么一
到过年就出“新闻”？

且不论“分手”网帖的真伪，背后是否有策
划，网帖发布后引爆话题本身就反映了舆论对
城乡差距的关注。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
国，农村承载了太多人的乡愁记忆，是很多人
难以割舍的梦里故乡。从发达的国际大都市
到中部地区的江西农村，落差引发的“逃离”话
题，打到了痛点，挠到了痒处。

一次偶然的尴尬，反映的是城乡发展存在
的巨大反差，不仅体现在一顿饭上，还有与其
相关的一切：简陋的房屋、落后的交通、昏暗的
灯光、脏乱的卫生……更有难以调和的文化差
异——这些有关农村的刻板印象，依然在人们
意识中将农村与贫困“绑定”。

消除城乡鸿沟，经济发展是基础。我国城
乡差距客观存在，直面这种差距，就是直面中
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最大现实，需要有一份
从容和包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国家的
奋斗目标。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随着新农村建设的
推进，同样在江西，既有亟待脱贫的山村，也有
越来越多像婺源这样的美丽村落。这些乡村
良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情风俗，既是“二
元”的内容，也是“多元”的精彩。

广袤农村，为何近年来逢春节就出“新
闻”？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个时段，人们才更
多关注了农村“老家”。农村这块我国社会发
展的“短板”，经互联网放大后，乡土中国的问
题愈发沉重。

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短板亟待补齐，价值
观念、精神文明建设亦刻不容缓。少一些情
绪化的诘难和指责，多一些理性和包容，人们
无须窥探隐私，更不要“人肉”。试想，倘若网
帖晒的是像婺源这样的美丽乡村，网友又该
如何评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不脱贫，
难点是农民。可以预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
种种纠结、惆怅仍将存在。社会需要正视这
些话题背后的真问题，因为，正是这样一个个

“话题新闻”，提醒人们为家庭梦、家乡梦、中
国梦继续努力。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为什么农村一过年就出“新闻”

“真没想到我们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
能在敬老院里听到熟悉的大鼓书和坠子书
的声音，真让我们这些老人过了一把瘾。”孙
店镇敬老院60多岁的老人孙国庆在听到大
鼓书《小五义》和坠子书《王祥卧冰》后高兴
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河南省项城市文化馆
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节目“走进全
市各镇敬老院”系列巡演中的一个缩影。

项城市是“千年古县”，多年来，积极争
取国家、省专项保护资金130多万元，市财政
拨付专项资金60多万元，全部用于非遗的传
承与保护。为全面掌握全市非遗资源的种
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等问题，该市
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两次拉网式非遗普查工作。综合运用文
字、录音、录像、图片等各种方式，对全市非
遗资源进行了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建立
了档案和数据库，绘制了项城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分布图，对濒危状况突出的非遗项
目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建立了国家、省、市、
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体系和
代表性传承人体系。

为了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深在
闺中人未识”的局面，项城市利用中国文化

遗产日、传统庙会、重大节日庆典等开展了
一系列展演、传播活动。全市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共举办各类非遗培训班 20 余
次，参加培训学习近千人次，举办报刊专栏
13期，会同教育部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校园活动5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
演10余场。

作为中国毛笔发祥地的孙店镇汝阳刘
村，近百户家庭400多人重新投入到传统毛
笔生产销售中，整个毛笔生产制造业年销售
额达1亿多元，实现了由小而散的家庭作坊
式提升为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的企业化生
产。省级非遗项目余家杂技代表性传承人余
帅，投资4700万元，成立了项城市越野杂技
团有限公司，2005年建成了项城市杂技艺术
学校，占地38亩，是全国最大的民营杂技艺
术培训学校，曾多次在全国杂技大赛中获得
优异成绩。如今，汝阳刘毛笔、余家杂技已经
成为在全国、全省的知名文化品牌。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和
精神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为项城的全面发展增光添
彩。”项城市委书记刘昌宇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项城：非遗不再“深在闺中人未识”

供暖工正在抢修管道。

过去，环卫工用扫帚清扫大街。

电力巡线工用传统方式巡线。


